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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雪儿

正式离开我出生的小县城，已经 21年了。

2003 年，为了更好的教育资源，父母带

着 7岁的我搬到了呼和浩特，离开了我的“百

草园”。自那以后，只有寒暑假能回去。再后

来，县城里的平房因为拓宽道路被拆除，爷爷

奶奶回迁到县里新盖的楼房里。我失去了我的

“百草园”，回县城的日子也越来越少。直到现

在，我在北京工作，春节几乎成了归乡唯一的

时节。

20 年的变迁，空间意义上的故乡于我而

言正在消逝，我在变化中搜索着记忆里熟悉的

痕迹。

老屋前的客运站还在，大巴车却没了

不少。

小时候，大巴是县城和省城之间唯一的公

共交通方式，假期开始时，我乘着大巴车回县

里。那时候高速路还没有修好，大巴开得很

慢，路边站着提了大包小包的乘客，一招手就

停下了。后来县城里的人开始买小汽车，大巴

车少了客源，有时甚至会开进村里，到人家门

口拉客。100公里的路，一走就是 4个多小时。

今年大年三十早上，妈妈自驾带我回县

城。高速路修了几年，路线一直在变。开了一

段，妈妈有些迷糊，让我打开导航，又走了一

段，“我认识路了”，上了高速，她自信地喊我

关了导航，直到下一个没有路标的岔路口，导

航显示直走，但在妈妈的记忆里，这段路得绕

个小圈，她决定按照记忆里的路线开。

绕了一圈再回到岔路口她才小声嘟囔，假

装恍然大悟，“这路修通了”。后来，没再阻止

我导航，穿过林立的高楼，停在奶奶家的小区

门前。

1977 年，我妈 7 岁的时候从村里搬到县

城，在县城完成学业、参加工作、结婚生子，

30 多岁时，为了我上学，拼了几年把工作调

到呼和浩特。每次妈妈回故乡，都是大事儿，

她精心地打扮自己，还得提前几天花心思想想

该给县里的亲人带点啥，以前是肯德基、榴

莲、车厘子……后来县城里开了汉堡店、奶茶

店、连锁超市，家里的小朋友也不再稀罕薯条

汉堡。直到现在，城里能买到的东西，县里都

不缺，妈妈逛了几圈年货，才从最近几年在呼

和浩特开起来的连锁干果店里买了些冻干酸奶

块、冻干水果、奶枣巴旦木……

县里真的啥都不缺。除夕的年夜饭，茶几

上，车厘子是 4J的，“帝王蟹”赫然在桌，这

是我第一次吃到如此高档的食材，仔细品了

品，实在是与我日常吃的“蟹肉棒”口感相

似，此时与我在北京的“打工生活”和解了一

瞬——虽然我在“北上广”吃不起好食材，但

原来“平替”的味道差别不大。

大年初三，我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一则短视

频，讲的是“北漂消费降级，县城消费升

级”，视频里的主人公从北京回江西县城过

年，“被自己穷笑了”，她自嘲拥有“下班挤地

铁的温暖，加班吃饺子的快乐”“只敢在晚上

7 点后去精品超市，因为有些食物会打折”

“身上穿的 45元的针织毛衣甚至花了 100个淘

金币和 200元减 30元的优惠券”“不在拼多多

搜品牌同款是最后的体面和尊严”，反观留在

小镇里工作生活的朋友，“有的开了宝马，有

的住了别墅”“小镇贵妇一千多元的大衣说买

就买”“精品超市代购运回县里山姆卷、烤

鸡、波士顿大龙虾加价卖，供不应求”。小镇

的他们最苦恼的是“生活有些无聊”。

我深以为然，与富裕的小镇家庭相比，

“漂”在外面的生活实在称不上幸福。年初九

开工前，社交平台上有人说自己“躲在大城市

的出租屋里哭了很久”，开始怀疑放弃优渥县

城生活的选择是否正确，有人咬着牙坚持做北

上广“一代移民”，他们鼓励自己“只是前 10
年辛苦些”，有人说，普通人只能选择在城市

还房贷或者在县城还房贷，“能留在县里生活

的才是隐藏大佬”。

当然，“小镇贵妇”绝不是县城生活的全

貌。我观察到，在这生活优渥的家人朋友很多

人有长辈积攒下的资源，收入稳定，能抗风

险，有买房买车的能力。

这些年轻人住在一梯两户的高层楼房里，

想着龙年再“跃”一“跃”，换套大房子，他

们的神色是对未来生活越过越好的自信，有期

望、有奔头。

县城禁燃烟花多年，每年都有人悄悄放，

今年起了变化，过得分外热闹，烟花好像憋着

一股劲儿。大家依着传统，穿红放炮，腊月三

十晚上接“神”，这些年轻人围在旺火边，手

持烟花“加特林”，想来年再“旺”一点。

这炮火点燃了希望和企盼，小区里的几

辆车却跟着遭了殃，一夜过后，烧的就剩下

车架子。

那天晚上，县城里的老一辈人，透过楼

房的窗口看着烟花绽放，他们如今也回迁进

了楼房。

老人上楼之后，好像突然老了。以前的老房

子靠近客运站，没拆迁前，爷爷奶奶开了间旅

馆，院里十几间平房都是两位老人一手打理的。

就是这样精明强干的奶奶，搬进楼房之后

几乎不下楼了，她说自己“累出了病”，如今

整日全身发麻，腰痛腿酸，爬不上四楼，一

年的“下楼量”有限。2023 年冬天，爷爷出

现了脑血管堵塞的症状，除了去医院，也不下

楼了。

奶奶疲惫，但闲不下来，她把楼房当成平

房的院子料理，一整个阳台上的花都是要照料

的，“春节开的是迎春花”。

我进家门时，奶奶正在催促爷爷贴好窗花，

84 岁的爷爷颤颤巍巍走到窗前，踮着脚尖把一

节玻璃胶贴在窗花上，看到我进门，就像看到了

“救兵”。“啥都干不好”，奶奶开始数落。

两个老人待在楼上，面面相觑的时间多，

“吵吵嚷嚷”是常态，大多是奶奶说，爷爷听。

春节期间，奶奶像找到了出口，一股脑地向我倒

着“委屈”，“有什么好东西从来都不往家拿，全

都给了他的兄弟姐妹”。奶奶说，是她照看着 3
个儿女，操持里外家务，爷爷“没帮上一点忙”。

爷爷听罢走回房间，睡了一下午，晚上拉着

我的手讲他的经历。从成为全县唯一的会计师和

审计师，就职审计局，再到调任供销社、商业

局，响应号召提前退休……“我也为这个家作了

贡献”——这是结束语，也是结论。

爷爷奶奶那辈人，要拉扯家里的兄弟姐妹一

起长大，彼此支撑，在“大家”中的“小家”很

多时候就成为了牺牲者的角色，爷爷是老大，这

样的“牺牲”似乎更多。耄耋之年的老人，居然

急于向小辈证明自己的价值。

房间的另一边，在县城上学的 7岁的小弟拿

着平板电脑刷抖音、看短剧、玩游戏，他小小的

眼睛盯着屏幕，仿佛那是他的整个世界。他的童

年和我好不一样，我在平房里生活，越过一条街

就可以找到发小，一起下小溪摸泥鳅，上山挖野

菜。小弟在有门禁的楼房里生活，每个人都只能

刷到自己住的那一层，他与邻居家的孩子面对面

却不相识，县城的马路宽了，车也多了，小溪被

规划成深深的“护城河”，山野上盖了新房子。

我恍然间明白，故乡于我，已经不是一个空

间，而是和老人在一起的童年——平房里的两棵

果树、爷爷做的灯笼、垒的旺火……我的故乡是

此刻住在楼房里的两位老人，他们还记得我故乡

的模样。

临走时，我和妈妈爬了很高的阶梯，去看新

修的县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就建在我小时候挖

野菜的山头。听说博物馆常年关门，我们这次去

也没有看上。但是从博物馆后面绕过去，可以绕

到外婆家的老房子，那是妈妈住了 20年的地方。

从规划一新的主街上走，已经很难找到老屋

了，但从山后绕，老屋周围的样貌一点都没变，

“就连门前那条臭水沟都一模一样”。妈妈走在我

前面，给我讲这家是谁，那家有什么八卦，这是

我从书里看到的“乡土中国”。

妈妈在前面雀跃的神情，让我想起小时候她

骑着踏板摩托车来姥姥家接我的样子。

故乡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过滤器，过滤了你的

知识、阅历，你的虚荣、疲惫，还给你的始终是

童年时期的快乐记忆和生活痕迹。妈妈找到了她

的故乡。

我们把老屋拍给姨妈看，姨妈问：“咱们的

两棵果树还在吗？”

妈妈说：“好像不在了。”

我放大照片仔细看了看，两棵果树，一棵不

在了，另一棵被修剪了模样，但它还在。

故乡藏在楼房里

□ 尹海月

2023年大年三十一大早，河北邢台清河县

连庄镇东张古村的海霞就起床开始准备年货，

供奉“天爷爷”、祖宗。这一次，她供奉的还有家

里的电脑，她在电脑前摆上瓜子、糖，点了一根

香，以求来年生意更红火。

海霞的生意离不开网。2023 年，她通过直

播、开网店，卖了几万件女装。“一年（过得）跟一

天一样。”海霞感慨，去年几乎没睡过一个完整

午觉，不断有人在网上问问题，“腚离开凳子就

嘟嘟一串（消息）”。

午休时，她一听到手机的“咚咚”声，就赶紧

拿起手机回复顾客的问题，“随时随地待命”。

她一个人做主播、客服、打包员。每天上午

醒来，就开始拢单子，订货。下午 3 点，她直播

两个多小时，之后打包当天的衣服，等快递员

上门。

虽然辛苦，但海霞感到满足。这几年靠电商

卖货，她挣够了一家人的花销，还攒够了在县城

买楼的钱。“前两年干得最好”，海霞回忆，那时

经常“爆单”，主播们纷纷到门市上抢货，“一手

抓住几把算几把，抢到最后都打起来了”。

官方数据显示，有着 40多万人口的清河县

目前有 1万多名主播。“一开始一个月挣 1万，觉

得跟上班差不多，后来一个月挣 3万元很知足。

再后来，你发现一个月挣十万八万元也正常。”

一位干得好的主播说。

以前，这里的人爱说这里是“打虎英雄武松

的故乡”。现在，官方的口号是“电商之都，网红

新城”。

作为全国最大的羊绒及羊绒制品集散地，

清河发展直播有天然的优势。在当地近千亩的

羊绒制品市场，有 600 多家供货商铺排列在街

道旁，橱窗上展示着模特图以及主营服装。不管

是羊绒、羊毛制品，还是化纤类衣服，都能在这

里找到。

海霞卖的大多是几十元的衣服。除了去石

家庄进货，她也常在当地市场“拿货”。

她不知道清河直播是怎么火起来的，只记

得直播出现之前，清河有不少人在网上拍段子，

粉丝多了之后，在几个微信号上卖衣服。海霞也

买过，“那时候真火，转账过去好长时间才收”。

海霞的亲戚靠拍段子积累了几十万粉丝，后来

直播卖衣服，赚了不少钱。

2019年下半年，亲戚建议海霞开直播卖衣

服。当时，海霞所在的村子还没有人做直播，她

起初不好意思播，刚开摄像头，“一眨眼就关

了”。有熟人进直播间，她不敢说话，为此，她把

熟人“拉黑”了，播熟了之后才解除“拉黑”。

她还记得第一次“爆单”的场景。那天，她把

手机放到一个小板凳上，人坐在对面看手机。害

怕冷场，她跟一位朋友“连麦”聊天，朋友下线

后，有人开始进直播间，她用方言跟人聊天，说

了没两句，直播间不断进人。

她在购物车里挂了一条 29.9元的直筒裤，

人们问她穿到多少斤，让她穿上试试，她到镜头

外换上打底裤，操着生硬的普通话介绍裤子的

弹性。那天下午，海霞播了两个多小时，卖出去

四五十单，赚了大几百元。

这让海霞觉得，直播比“梳绒”轻松多了。

“梳绒”是清河县羊绒产业里最原始的分梳环

节，20世纪 90年代，清河人从外地购入原料，通

过梳绒机分梳出羊绒，形成了 100 多个羊绒分

梳专业村。

海霞的父亲就是靠分梳羊绒养活了一家

人。海霞结婚后，在家里装了 3台梳绒机，机器

“轰隆隆”转一年，能赚够两个儿子的学费还有

一家人的花销，但“从早到晚没闲时候”。每天一

睁眼，她脸都来不及洗，先把梳绒机打开，每 20
分钟接一袋羊绒。一天下来，即使戴着口罩，鼻

子里也都是灰尘。更难熬的是夏天，房间里没有

空调，人走一圈“哗哗地流汗”。

后来，2008年，淘宝兴起，很多人学着开淘

宝店，在网上靠卖纱线和成衣发了财。海霞也想

卖纱线，但没有进货渠道。她学着别人在网上卖

羊绒、羊毛衫、内衣，但始终是“小打小闹”，销量

只够挣个零花钱。

直播兴起前两年，海霞正处于人生的低谷

期。家人住院，存款花光，她放在家里的金首饰

也被人偷了。“那段时间真难。”说到这，她忍不

住哭了起来。

后来，同村的人说她直播胆子大，她说，

“胆子不大怎么着，上班挣不了多少钱，咱又不

偷不抢。”

她记得刚开始，只要开播就有人进直播间。

为了多卖一些，她用 5个手机同时在一个平台上

直播，有人让试衣服，她先紧着粉丝多的账号试。

她不懂直播技巧，扯着嗓子喊“路过不要错

过”，有粉丝说她像“卖耗子药的”。没过多久，她

嗓子就说不出话了。她看其他直播间怎么播，学

着介绍衣服面料、柔软性、搭配方法，把直播当

成“跟人聊天”。

有同行很有销售经验，“长得不帅夸个头，

形象不好夸气质谈吐，要让消费者感觉占了便

宜”，直播间卖货是同样的道理，“要赋予一个东

西价值。”

一开始，她每天下午播，看到一直有流量，

她有空就播，早、中、晚各播两个小时。为了显个

儿高，身高 1米 6的她经常俯视看镜头，时间长

了，她的颈椎越来越疼，“仿佛针扎一样”。

有一次，她从下午开始播，连续播了 7个小

时，晚饭也没吃。直播结束，她头疼得起不来床，去

医院时吐了一地，治疗了好几天。“别提多傻了。”

说到带病直播，她有些不好意思，直言当流量不停

涌入时，人很难停下来，“直播间突突地问，这个多

少斤穿，那个啥花型，紧盯着屏，根本回复不过来，

刚回一个人（留言）突然就没了。”

为了找到好款式，她和亲戚组团去省会石家

庄市进货，在服装市场上挑一天，拿着样衣回来试

播，有人下单就让卖家发货过来，再从清河发走。

后来和老板熟了，海霞直接从网上选款，有时候也

让老板直接发货。

有人的时尚风向标是春晚，从近两年的春晚

舞台布景和演员服装颜色上，发现流行“中国

风”，开发了几款中式风格的羊绒衫。有人怕市

场上出同款，去杭州特调了一种纱线颜色，起名

“故宫红”，“整个清河找不到第二家能做这个颜

色的工厂”。

那几年，清河的羊绒制品市场一进入秋季，常

常堵得水泄不通。供货商在屋里忙着打包，打印机

里吐出一串串的快递单，“吱吱叮叮”响个不停。当

地一家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说，高峰期，十几辆大

货车在快递公司门口排起长龙，等待包裹入库。

海霞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家里就能干活儿，

也不用去人群中打交道”。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直播，海霞明显感

觉到，从 2022年开始，流量大不如前，情形好时一

天卖十几件，有时候播几个小时，在线人数只有几

个人。平台规范后，她只能用一个手机直播。

主播们开始从硬件上下功夫。当地一家卖摄

像器材的店铺老板说，以前大家对灯光要求低，

“200块顶头了”，现在经常出售 1000元的补光灯。

一位摄影师几乎每天能接到大主播的订单，上门

安装两三万元的摄像机。

海霞的直播间也在一点点升级，她在原来光

秃秃的墙上挂了“福”字，买了绿植放在置物架上，

又花 300 多元装了一个“不反光”的窗帘，并试着

找运营推流。

更重要的是有好款式。海霞说，遇到好款式能

多卖两天，但大主播抓住一个爆款一直播，留给小

主播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少。去年下半年，海霞将精

力转移到运营一个平台的店铺上，琢磨怎么给店铺

推流。

这几年，清河一直流传着各种关于财富的故

事。有的人精准追着风口走，接连吃到了淘宝、直

播的红利。有人在一个风口中一夜暴富，又因为赌

博、投资失败跌下“神坛”，也有人一直渴望分到时

代的一杯羹，却苦苦抓不住流量的密码。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海霞无法

掌握潮水的方向，但她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抓着

现有的流量。她没怎么给自己置办东西，家里也

没添置什么物件，挣来的钱，她打算攒着给两个

儿子买房。

“老天挺公平的，让俺挣了点钱。”回忆这几年

的经历，海霞觉得“跟说书唱戏的一样”。如今，海

霞走在路上，常常迎来村里人羡慕的眼光，还有人

希望向她学习直播。她说：“一个农村妇女，不投

本，人家叫咱卖起来了，特别感恩。”

这位农村妇女，赶上了直播风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 言

“今年春晚吉祥物‘龙辰辰’的‘蒜头鼻’就

是来源于这条绿松石龙形器，不少学者认为，这

一绿松石龙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

接、最正统的根源，是真正的‘中华第一龙’。”2
月 11日下午 3点多，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

址博物馆，志愿者孙景霞站在展柜前，向簇拥在

身边的游客讲解面前的文物。

展柜中的绿松石龙形器尽管是复制品，依

旧展现了它出土时的样貌，由 2000余片各种形

状的绿松石片巧妙镶嵌而成，身体曲伏有致，作

为祭祀用品，它反映了夏人对龙的尊崇。这条龙

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观看。15岁的青岛中学生

张麟感受到了祖先对龙的图腾崇拜。

以往的春节假期，张麟大多会到山西和亲

人团聚，今年在父母的带领下，他选择到洛阳旅

游过年，大年初二就扎进了博物馆。“初中学过

历史，我想见识一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是

怎么样的，来到夏商、隋唐这些朝代重要的区

域，看一看中国的起源。”张麟说。

二里头遗址坐落于洛阳盆地的东部，自

1959年以来，这里陆续发现了大规模的宫殿建

筑群和宫城、都邑中心区主干道网以及官营作

坊等重要遗迹，出土文物数万件，被誉为“最早的

中国”。2019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落成。

5 个展厅依次介绍完毕，已过了近 1 个小

时，游客们向孙景霞鼓掌道谢，她微笑点头回

礼。这是孙景霞今天参加的第二场讲解服务，尽

管有话筒，密集的客流仍需要她尽量提高声音，

嗓子已有些微微沙哑，但她依然讲得眉飞色舞、

绘声绘色，“传播我的家乡，传播文化自信，我很

自豪”。

为了迎接春节的人流，二里头夏都遗址博

物馆取消了每周一的闭馆，暂停了收费人工讲解服务，每半小时定

时安排免费人工讲解，每天 10个场次。16名专职讲解员和志愿者

除了每天 2-3人调休外，都在岗为游客作保障。

孙景霞一早坐公交车，从十几公里外市区的家里赶过来，闭馆

后再赶车回去。5年前，40多岁的孙景霞在参观洛阳周公庙博物馆

时了解了志愿讲解服务，她一下就喜欢上了，“学习文化，把文化传

递给别人，把自己的家乡介绍出去，自己也很高兴，对我来说是一

种精神上的滋养”。

3年前，孙景霞经面试成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志愿者，

在这里，她感慨“学无止境”，除了馆藏文物，她还要详细了解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洛阳建都历史等诸多知识，还不断有最新的考古发

现加入进来，比如，被评为“2022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二

里头都邑多网格布局，在以往“井”字形格局的基础上，又有了重大

突破。

手机阅读时间长了眼睛疼，她就把资料都打印出来，带在身边

看；记忆力比不上年轻人，她就抄写上二十几遍，慢慢把解说词

“啃”下来。如今，博物馆里的 5个展厅，她全程讲下来已经可以讲

解近 3个小时。

与平时不同，过年期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不少游客是

阖家出行，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也有拉着白发老人的年轻学

生。“我虽然是生在洛阳，但是出去也大概 20多年了，这个地方我

也只在课本上见到过。”逛完 5个展厅中的 4个，人到中年的张涛有

些跟不上了，坐在椅子上休息，两个女儿身穿汉服、手拿智能讲解

器，撒出去找感兴趣的文物。

她们一个读六年级，一个读初三，对文物很感兴趣，还在博物

馆里收集纪念戳。“今年假期长，过年跟我回来，想让她们更多地知

道我们的历史从哪里来，尤其夏朝商朝是在这里起源的，让她们虽

然生长在外地，但是更有家乡的认同感。”张涛说。

“几年前来看过，那时候博物馆还没修这么好。”11日下午，高

一学生邱武和同学约在了博物馆。外婆家在附近，“分科以后不学

历史了，还是对这方面有些兴趣，假期有空就来转一转”。他们从一

楼看到二楼，在展厅里不时指着各种文物讨论几句。

不只参观文物、感受历史，不少年轻人选择博物馆作为“打卡”

地。在洛阳博物馆，身穿唐装襦裙等样式汉服的年轻人在展柜前摆

起造型，拍照打卡，有的还带着专业的摄影师。一名游客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她看了社交媒体上很多人的分享，喜欢穿汉服在

博物馆里“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宿命感，来到洛阳

后也按照网上“攻略”，来到博物馆里打卡拍照。

据国家文物局初步统计，2024年春节期间，即 2月 10日至 17
日，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 7358.01万人次，同比增长 98.6%（2023
年接待观众 3704.86万人次）。其中，陕西、四川、江苏、广东、山东、

河南、浙江、江西 8省份博物馆接待游客超过 300万人次。

作为古都和旅游城市，洛阳市也迎来了游客井喷，春节假期共

接待游客 1113.53万人次，比 2019年同期增长 280.54%，比 2023年
同期增长 87.51%。洛阳市各博物馆、纪念馆等文博场馆累计接待

游客 106万余人次，客流量比去年春节假期增长约 112%。

尽管已增加预约名额，洛阳多家博物馆的预约页面提前 3天
就显示“已约满”，每天早上开馆前，排队入场的游客队伍就已长达

数百米。为最大限度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从 2月 12日起，洛阳博

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等纷纷将开放时间

延长两个小时，2月 13日又延长为最晚 21时闭馆的“夜游模式”，

挖掘更大的承载量，也为游客增加了充裕的参观时间。

2月 16日下午记者在洛阳博物馆看到，尽管到了下午 5时，往

常闭馆的时间，场馆内仍然人潮涌动。为游客智能讲解的 AR眼镜

早早被租用一空。大厅内的智慧屏幕显示，8个展厅中的 7个都为爆

满状态。在最受青睐的洛阳珍宝展厅，游客很难挤到“珍宝”的面前。

洛阳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场馆承载量为

每天免费开放 1万人次，开放晚场后能够增加 2000人次的游客承

载量，基本上到 18点，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才没有排队现象。为了

保障现场安全，洛阳市公安局洛龙区分局增派了 8名警力，维护场

馆的安全秩序。

洛阳博物馆临时招募了 43名有经验的志愿者参与讲解、秩序

维护、行李寄存、场馆问询等岗位的服务，其中志愿讲解由于观众

较多，多次临时加场，场次达 104场，总时长达 156个多小时。

志愿讲解没有报酬，孙景霞身边很多人不信：“不发工资，你还

那么热忱，还跑得那么欢？不可理解。”每来一次，她要搭进去来回

的公交车费 10元，还要带一顿饭，很多人觉得她“傻”。“但我精神

上有收获，让我从工作中得到调剂。”孙景霞说。

3年来，孙景霞见证着参观者的层次越来越丰富，从政府工作

人员、文博工作者，到越来越多的旅行团、家庭乃至学生群体，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博物馆，“见证了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朝代的

内容，无形中也丰富、开阔了自己”。

在
博
物
馆
过
年

2月 16日，洛阳博物馆内一名游客打扮成唐朝仕女，与文物合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 言/摄

海霞在直播卖货。 受访者供图

县城的年轻人围在台球厅门前烤“旺火”。 王雪儿/摄 和母亲从山后绕道找老屋。 王雪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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